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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盛一碗星河
惠港

（外三首）

我想盛一碗星河
让天上少些光芒
给它们
插上翅膀
变成萤火虫
让地上的人
更爱我

流星

你自远方来
挟着无名的赤色的焰火

凡人只能看你一瞬
我却要与你同在
骑在你缤纷的脊背上

冲吧，骏马
你也想击碎这茫茫的

黑夜！
我的双脚
熔进你烈火铸就的马鞍
我赤裸着
要让你看见
我也有一颗石头心脏！

别顾及我的迷惘
我听见你的披风猎猎

作响！

陕北姑娘

你只咧嘴一笑
我就明白了
你是真真正正女娲后人
把这些赤赤的土
都捏成了大好后生
把这烈烈的黄河
都熬成了一碗
热米汤

行走的诗人

石像矗立在夜晚的风中
道路两旁的乞求者向我
吹来不冷不热的风
忽地想起
无关痛痒的一二事
我站在天桥上
俯瞰着行走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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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前行
刘婧

天地歌诗

赞壶口瀑布
白云集

远看壶口雾莽莽，近走烟雨湿衣裳。
惊雷震耳长空响，飞流瀑布收石坑。
水花溅起千万朵，旷世罕见奇观生。
游客密聚河两岸，欢歌笑语乐无疆！

春到壶口春到壶口
刘江刘江

第一次去壶口是天旱水瘦时节。还没
走到壶口岸边，先被脚下那黝黑的河床石
惊呆了。那河床石被泥沙打磨得棱角全
无，光滑圆润，闪烁着铜浇铁铸一般的光
泽，不由得想起那些经年累月在黄河岸边
拉纤的汉子，匍匐在地，砥砺前行，静如山，
动若虎，吼一声山呼水应。再往河边走，河
床石变得愈发狰狞起来，石与石之间的缝
隙足有两尺多深，一道道顺着河流的走向
排列，短的三五米，长的十多米，犀利而又
静默。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这坚硬的河床成
了这般模样？

后来当了电视台的记者，隆冬时节，我
们去拍壶口。四五百米宽的晋陕峡谷之间
一片冰阵，就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造山运
动，擎山拓谷，跌宕起伏。那惊心动魄的一
幕被冬之神定格，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就

连被称为“九河之蹬”的孟门岛也深陷在冰
阵之中。壶口上游的龙王辿河床比较宽
阔，虽然搁浅的流凌夹岸，但主河道并没有
完全封冻，十多米宽的细流绿幽幽的，缓缓
流淌。而壶口也因十里龙槽与龙王辿之间
失去了落差，没有了往日排山倒海的气势，
只有一股水雾喷发，像是有一只巨兽深潜
在冰下，吞吐吸纳，蓄势待发。

壶口有谚语：“小雪流凌，大雪插桥。”
那奇观一般出现在深夜，山飞海立的流凌
涌入十里龙槽后，如百舸争流，一旦前方的
流凌受阻，后方的流凌就会飞立而上，形成
冰坝，滔滔河水便会涌着流凌向两岸夺路
而去。就这样，水涌冰阻，冰堵水，水结冰，
层层叠加，势不可挡，一夜之间便是冰封大
河，一派静默，仿佛天堑变通途。壶口岸边
的老乡说，这冰面万万不可贸然涉足。

待到惊蛰之际我们再去拍壶口，则是
另一番景象。那搁浅在岸边的冰阵被泥沙
覆盖，有的像古城堡的断垣残壁，有的则像
巨兽一般张牙舞爪。壶口景区的朋友给我
们每人手里塞了一条扁担，说爬高援低能

借力，跨越冰裂时要让扁担和裂纹走向呈
十字交叉，一旦脚下落空兴许能救一命。
听得人后背直起鸡皮疙瘩。我们上下攀
缘，一会儿在冰盖下猫腰穿行，犬牙交错的
罅隙里消融的冰水淙淙作响；一会儿又爬
上冰峰，借助手中的扁担才能跃上另一道
冰坎。冷风中出了一身热汗，终于可以望
见瀑布了。朋友说，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前
进一步了，大地回春，冰块都开始发酥了，
我们现在站的冰块下方是石岸，还在实处，
再往前，下面就是龙槽。

站在这里看壶口，就像一个活火山口，
只不过它升腾的不是岩浆而是水雾。整整
一个冬季，那水雾一层一层地落在四周的
冰面上，结成了冰，正对着壶口的那一面就
形成了一座冰的悬崖，喷薄的水雾使悬冰下
冰挂如林，远远望去酷似一尊金须飘飘的龙
首。注目中忽听轰隆一声巨响，对面十米高
的冰岸地崩山裂般地塌下，冰块砸下去，水
浪冲天而起，彩虹飞扬。这是地与天的呼
应！惊蛰到，地回春，龙抬头，河开了！

此时再向那冰封的十里龙槽望去，才

发现正中间顺着大河的走向有一条三四米
宽的深深的冰隙，仿佛真有一条巨龙刚刚
从这里告别了地母，顺天意应时势，冲破一
切重负和羁绊冲天而去，这一川的冰凌正
是它抖落的一身鳞片。

顺流向前，孟门以下的主河道已被流
凌冲开一条路，激流涌着大大小小的冰块打
着旋儿不断地削砍着夹道的冰岸，那数丈高
的冰岸渐渐崩塌，扑入大河的怀抱，反而壮
大了这开河的生力军。这是一场水与冰、春
与冬的较量。大河以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之
势一路向前。据黄委会的数据，凌汛期河水
的秒流量可增加到一千立方米以上，最高时
可达八千立方米。这，便是桃花汛来了！

我这才明白了壶口的河床为什么会是
那般模样，那是水的亲吻，那是冰的磨砺。

春天来了，暖阳升起，沉睡了一冬的壶
口醒了，冰岸崩塌如春雷震地，晋陕峡谷两
岸桃花盛开，风吹落英像天女散花，彩虹飞
舞似霓裳翩翩。桃花汛消融了生铁一般狰
狞的流凌，荡起一河炽热的春水，奔向蓝色
的海洋。

军人表率几人知，光大发扬正适时。
虚伪定无佳境界，心良方有好情思。
旅途行走千里路，好事做了一飞机。
期盼文明兴伟业，楷模重塑莫延迟。

怀念雷锋
潇水渔夫

春风十里
不如相见

我知道这个春天
特别不同
寒冬太久
不光是封冻的冰
还有凛冽的春寒

可桃花依旧怒放
迎春
路边的柳条
在风中甩着响鞭
远远望去
处处柳绿桃红

我的心禁不住激动
胸中涌动着诗情
脚步越来越快
跟上踏春的人群

亲爱的
你在那春花深处
人面桃花相映红
你在那绿柳湖畔
人面依然笑春风

流水无意
桃柳有情
这个春天
把我久久暗淡的心
重新燃烧

登高一望
忘了年龄
重新投到了年轻人群
在春天里懵懂憧憬

一笑而过

冬天已经过去
春天正在来临

也许您正在承受苦难
也许您正在快乐出发

美好的春光正在酝酿
幸福的相约就在远方

所有的痛苦只是
为了我们更加坚强
所有的美好只是
展示希望

快乐的时光
早已忘记
而痛苦却永远刻在心上

不要把不快放在心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不要把情绪到处传说
展示美好才有希望

对苦难和痛苦一笑而过
您将拥有整个世界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春天的呼唤
宋伟

（外一首）

从初中开始，我已经不学数学了。
再确切点说，可以追溯到小学四五年

级。
“甲乙二人上午 x时从 A地步行到 B

地，甲每小时比乙快 xx米。中午 x时，甲到
B地后立即返回A地，在距离B地xx米处遇
到乙，求AB两地相距多少米？”

“一个蓄水池，如果往里边注水，x小时
注满；如果往外排水，x小时放干，若同时注
水和排水，几小时可以把水池注满？”

那时候，一看到诸如此类的习题，不但
发怵，不但迷糊，而且排斥。心想：“谁这么
无聊，一边注水一边排水呢？”

上了初中，这种发怵、迷糊与排斥，变
本加厉。

那时候的数学课，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在讲台上讲课，我的数学书下永远压着的，
是语文或者英语试卷及习题。

尽管这样，班主任老师还是待我很好，
因了我的努力。

开家长会后，班主任告诉我妈：“我在
上边上课，人家在下边做语文和英语。我
知道她学不进去数学，就由她去。”

初中数学成绩最高的一次，是在初一
上学期期末考试——76分。

而语文和英语，每次考试，排名都在班
级前几，英语常常位居一二。

形象思维较为发达，逻辑思维极其差
劲，是我的一大特色。

点灯熬油、极度忙碌的三年初中结
束。中考时，语文和英语成绩，分别为数理
化成绩的四五倍。

填报志愿，听初中英语老师说：“师范
有英语班，你爱学英语，就上师范吧！”

“亲其师，信其道。”当时，懵懂的我，还
不知道师范是培养老师的。只因英语老师
的一个建议，就糊里糊涂报了师范。

一直以为，英语班也是 3+2大专制。
可录取的时候，才得知英语班只有中专。
为了上大专，只能报了普师班。

上了普师班，虽然有我讨厌的数理
化。但令我颇为慰藉的是，配备的语文和
英语老师都是精英，都是教学能手。

然后，我继续开始了点灯熬油。
师范读书第二年，学校开设了预科班，

学习的是高中课程。学校把优秀的师资力
量汇聚在这个年级。我的语文老师也被夺
走。英语，则配备的是在我看来全校最优
秀的英语老师。

于是，没上过高中的我打起了预科班
的主意。

我找系主任，说我想去预科班听课。
得到系主任的默许之后，我便抄来预

科班各个班级的课程表。
当本班上理科课、体育课和自习课的

时候，我正在预科班的高中语文和英语课
堂上，如痴如醉。

后来，我的心也越来越大。当看到比
我高一级的大专班的古代文学老师的课讲
得好的时候，依然翘课，跑去旁听。

忙忙碌碌，轰轰烈烈，结束了五年的师
范学习。

拿到专科毕业证的三个月后，我就直
接报考了函授专升本。

没过多久，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延安大
学的校门，坐在了半个中文系的课堂上。

函授期间，中文系老师见我学得不错，
便一直说服我考研。

我也动了心思。
从此，那位老师便指导着我为考研作

准备。
在一个假期的函授即将结束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开学之后，她以及中文系的有
些老师会在晚自习时间给学生上公共课，

说到时候我可以前来旁听。
那时候我正在一所小学任教。大学开

学后，白天，我带两个年级的语文课。下午
六点放学，延安大学的公开课七点钟就开
始。

幸亏我当时任教的学校离家近。放学
后，送完路队的我赶紧回家，脱掉满是粉笔
灰的工作服，换上休闲装。提着书和笔记
本，带点零食，匆匆赶往延大。

那时候，父亲负责南北两条长途班车
的安全工作，我自然也和开榆林班车的师
傅们很熟悉。师傅告诉我，从榆林返程最
晚的一趟班车，晚上九点左右路过延大，我
可以直接坐到家门口。

而晚自习公开课的时间，恰巧从晚上
七点上到九点。

忘不了每次上公开课，距离下课还有
十分钟左右，我就开始着急心慌，开始收拾
东西。老师一宣布下课，我就拼命往校门
外跑——只是为了赶上最后一趟返程的榆
林班车。

雪花纷纷扬扬的日子，下课后的我站
在马路边的路灯下，望着凄迷一片的远方，
只能偶尔看到朦朦胧胧的车灯向我所在的
方向靠近。有时等了四十分钟，当依然等
不到常常载自己回家的熟悉的班车的时
候，只希望赶紧过来一辆能载我到市中心
的公交车，那样的话，我就能步行回家。

在延大进修及蹭课的一段时光，虽说
没有完全学完中文系本科的全部课程，但
加上之前师范读的专科及蹭的课，也八九
不离十。

拿到函授本科之后，我如愿考取了学
士学位证书。

这，只是一个小确幸。
令我颇有挫败感的是，随后的两次考

研，最终以三分之差与读研擦肩而过。

其间的艰辛与煎熬，使我再也没有勇
气与精力继续。

也许，学历与文凭之间，只差那么薄薄
的一张纸。

但却永远无法敲开某些冰冷坚硬的大
门。

因为，有些单位、有些领导是看文凭
的，而有些单位、有些领导则看能力。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后者。
除了文凭之外，数学，误了我的一生。
事业单位招考，即便其他题答得不错，

但蒙的 20道数学逻辑、推理方面的题，注
定成为拉分项。

跌跌撞撞进了面试，进不了前三，成了
常态。

一切白搭。
当了几十年数学老师的堂哥说：“这种

题型，我从你上小学时候就开始给你讲了，
你咋还不会呢？”

不会是个硬的。
“身如柳絮随风飘，心似浮萍逐水流。”
毕竟，有太多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

中。
走过风雨，却顾所来径，便也释怀了许

多。人生无非是尽心尽力，如此而已。当
繁华落尽、曲终人散，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的时候，所有的生命终将殊途同归。

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把握好这从流
光中借来的一段时间，经历过自己乐意去
经历的一切，便够了。

其实，社会才是真正的出卷人。不论
专科、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之时，求学之
路上的最后一纸答卷也就是社会发给你的
第一张试卷。不论何时，撞好自己的钟，知
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逐梦前行，问心
无愧，足矣！

至于其他的，则交给时间、机遇和命运。


